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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言 与 中 国 文 化
’

游汝杰 周振鹤

语启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
。

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共生的
。

语言是文 化 的产生

和发展的关键
，

文化的发展也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
。

语言不来是属于文化的范畴
，
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

，
所以可以把它独立 出来

，
讨 论它

跟文化的关系
。

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工具
，
同时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
由于有了语 言

，
人 类才创造出

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
。

对文化的研究能够扩大语言学的视野
� 对语言的探索则能加深对文化史 的 研究

。

因此
，
二十世纪初期以来

，

西方的学术界如布亚士
、

克虏伯和萨王尔等人
，

都把人类学
、

民 族学和 语言

学结合起来研究
。

左我国
， �

羚似的群究
一

千展得较晚
，

尖果也还得少
。

中泪终统
�、勺侨言学研究大致相当于

“

小学
” ，
包括音韵

、

训 沽
、

文字三大部门
。 “
小学

”
乃是经学的附庸

。

音韵学推求古省
，

训话学考证词源
、

文字学解释 全多形
�

汀

究的范围限于书面语言
，
目的只是为了解经

。

进入二十世纪
，
西方语言科学东渐

，
我国语言学始 摆 脱乾

嘉学派的藩篱
，
扩大研究范围

，
研究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

。

但是几十年来语言学家的目光还只是集中在描

写语言现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
以构拟古音为主要目的的历史语言学和以研究语言规划为目的 的 应用语

言学上
。

除了罗常培先生曾对语言 与文化的关系有过初步研究
，
于���。年出版 《 语言与文化 》 一 书 外

，

很少有人作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

中国境内的语言
，
据一般的沾计有六

、

七十种之多
，
几乎每一种语言的内部都有方言的差异

。

如采将

如此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
，
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台起来研究

，
是不是可以称之文化语言学� 它跟

德国的人种语言学
、

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及拉波夫近年来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有所区别
，

应该是具有中国待

色的一个边缘学科
，
应该把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

，
探索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

。

自从赵

元任的 《 现代吴语的研究 》 �����年�出版半个多世纪来
，
我国所刊行的方言调查报告已足以让我们开始

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
。

方言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
。

地域方言是语言灼地理变体
，
社会方言则是语言的仕会变体

，
使

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阶层
、

职业
、

年龄
、

性别等不同
，
口音

、

措词
、

言谈也有区别
。

例如在清末明初的常

六豁
中有街谈和绅谈的区别

，
两名的连读变调型式有所不�司

。

街谈是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型式
，
绅谈或

多或少局阻 于文人或官吏家它
。

木文封不涉及社会方言方面的问题
， ‘

先就地域方言与文化约关系择要略加

论述

一
、

方言与移民史

按历史语言学的假说
，

方 言是�吾言逐渐分化的结果
。

语言分化是从移民开始的
。

同住一地的人们
，
不

未同说一种语一 后来其中一部分届居到别地
，

朱而久之使两地械
两种不向的方言

。

如果向更多的地

区迁移
，
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方言

。

方言分化固然大多是由移民开端的
，

但是后来的继续分化和演变

过程却又跟行政地理
、

交通地理
、

自然地理等因素有关
，

历代移民是中国方言地理分布的主要成因
。

汉语的六大南方方言
�

吴
、

闽
、

粤
、

湘
、

赣
、

客
，
都是由

历代北方汉人向南方迁移发其端的
。

分化的先后次序大致是这样的
�

先秦时代中原一带的华夏语言开始渗

·
本文是笔者的专著 《 方言与中国文化 》 部分内容提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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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今湘语区和吴语区
，
随着北方移民的陆续增加和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

，
到六朝前后形成吴

、

湘语， 粤

语的分化是从秦始皇在岭南
“

滴戍五十万
”

开始的
，
闽语的产生应始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经浦城人闽之时

�

而西晋永嘉丧乱后多次的北方居民大南移则造成赣
、

客方言
。

客家方言象一个巨大的楔子
，
插入南方的腹

部
，
把湘语和吴语永远地分隔了开来

�
又把闽语限制在东南沿海

，
从而奠定了中国南方方言地理的基本格

局
。

北方方言的次方言西南官话就整体来说是迟至元明时代才形成的
。

现代湘语分成所谓 新 湘语和老湘

语两种
，
新湘语是在长期以来受西南官话的严重影响下形成的

。

新湘语跟老湘语不能通话
，
跟西南 官话

通话却没有多大的困难
。

在北方方言南下之前
，
南方还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天下

。

汉语在同化当地语言的同时
，
也吸收了一些当

地语言的成分
。

一直到今天我们至少还可以在吴
、

闽
、

粤语中找到古越语的底层遗存
。

细究起来
，
还可以发现汉语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类型和种种特点

，
无不跟古代移民的方式有着深切的

关系
。

这些关系大致如下
�

第一
，
占据式移民和方言内部的大面积一致性

。

北方方言分布地域之辽阔
、

使用人口之众多
、

内部结构之统一
，
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

从哈 尔 滨 到 昆

明
，

从南京到酒泉
，
甚至远至乌鲁木齐和拉萨

，

各地汉族居民通话并没有什么大困难
。

造成北方方言内部

大面积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得从移民史实中去考察
。

试以东北方言为例
。

东北方言和普通话很接近
，

方言内部比较一致
。

但辽东方言和辽西方言仍有一些不同
。
辽东方言的一

些特点跟隔海相望的胶东相同
，
辽西方言的一些特点跟毗邻的河北北部相同

。

胶东和辽东的共同特点是
�

无 ��声母
、

无 ��
、 ��

、 。�声母 �大连和复县除外�
，
无

�
声母

， �
、
�

、 � 、
� 、 �五母和 ���

、 ��� 、 �� 相拼时
，

不带介音
，

即不读合口
� 阴平调是降升调型

�
北京和辽西的共同特点是

�

有
�
声母

�
有

��
、

��
、

�� 声 母
�

�
、
�

、
� 、 �

、
���母有 时叮以汉合仁�的 泪拼

�
阴 爪比边高 �调型

、

怎么会形成辽东
、

辽西方言的差别
，
辽东方言怎么会与胶东的特点相同

，
辽酉方言怎么会与

�

可北的待

点相同的呢� 这跟移民的历史背景分不开
。

从本世纪初年开始大批汉人移入东北
。

他们以河北和山东人占

绝大多数
。

河北北部与辽西邻接
，

河北人从陆路出关后先进入辽西
，
再扩展到北部和其他地区

。

辽西是他

们自古以来向东北腹地移民的大本营
。

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
、

登州府和莱州府
。

他们渡海登

陆后先到辽东半岛和辽河一带
，
再扩散到本省东部

。

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
，
山东人和河北人占据了整个东

北地区
，
所以今天的东北方言和河北方言总的看来有着大面积的一致性

。

第二
，
墨渍式移民和蛙跳型方言

外来的移民有时并不占领成片的广大地区
，
而只是选择共中的一些地点定居下米

，

然后慢慢地对周围

地区有所浸润
，

好象一张大白纸上滴上若干墨汁
，
渐渐渗开来一样

。

但是它们并没有联成一片
，
中间仍然

被别的方言或语言分隔开
，
好象青蛙跳着前进

，
不是处处落地一样

。

这种现象在广西
、

贵州
、

云南是很普

遍的
。

这三省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

粤人进入桂西应较早
。

大批汉人进入云贵和桂北还 是 明

代的事
。

明王朝在平定云贵之后
，
为了巩固统治

，
保卫边疆

，
除了在 一些城市留驻守军之外

，
还在各地大

量建立卫所
，

设置兵屯 �今日云贵许多地名还含有
“
官

、

堡
、

营
、

屯
”
字样�

。

这些官兵皆有家室
，
军籍

也可世代相传
。

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
，

使用和传布他们带来的北方官话
。

蛙跳型的方言最初是由墨债式移民所造成的
，
它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 用

。

譬 如

移民的文化较高
，
并有保持原有文化的愿望

。

据说贵州的旗堡人在服饰和习俗方面至今还保留 明代的遗

风
。

如果各地移民之间交通往来较多
，
而跟包围他们的土著交际反而较少

，
那么互相分散的各地移民语言

还可以保持一致性
，
云贵的西南官话就是这样

。

第三
，
蔓延式移民和渐变型方言

如果移民只是从某一开发较早
、

经济发达
、

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向四周较荒僻的地区蔓延渗透
，

那么

他们只是把中心地区的方言缓漫地扩散开去
，
离中心越远的地方方言也就越歧异

‘
这是因为

�

一
，
移民越

走越远
，
跟中心地区的来往就越来越少

，
方言也越来越隔阂

，
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很自然的

�
二

，
移民

带来的方言难免要和土著方言接触
，
并且吸收它的一些成分

，
这也增加方言的变异， 三

，
方言区的两头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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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邻区方言的影响
，
歧异也因此增加

。

今夭的昊语区在历吏上是从北向南逐步推进的
。
春秋战国时代汉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只是今 吴 语 区 北

部
，

东汉末三国以后逐步向南部扩展
，
唐以后扩展到浙西南及边境地区

。

移民向南部蔓延
，
吴语也就跟着

向南部扩散
。

南进的吴语移民越走越远
，

方言也就越来越歧异
，

再加上与土著语言的融合
，
到了后来

，
进

到浙南的移民后代的方言跟出发地的方言完全不能通话了
。

昊语在地理上的南北渐变例子很多
。

如全浊声

母越往南就越重浊
，

钱塘江以北实际
�

卜是清流浊音
，
���宁波浊度就增加了

�

到了浙南则变成完全的浊寄
。

第四
，
杂居式移民和掺杂型 方言

移民到新地后与土著杂居
，
方言中往往会掺杂进土著语言的成分

。

这种现象在杂居式移民中是屡见不

鲜的
。

不过掺杂的程度不等
，
最常见的是吸收一些借词

，
也有改变语音或语法结构的

。

这 里 所 说 的
“
掺

杂
”
主要是指后者

。

掺杂程度严重的典型例子是五屯话
口

五屯人聚居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县
，
周围多系

藏族村落
，
人口总数二千左右

。

了�屯人至迟是了�明代万历年间从四川迁人的
。

五屯话木来应该是一种汉语

方
一

言
。

但是由于四
、

五百年来受到藏�考的严重掺杂
，

人们甚至可以怀疑它能不能再算汉语方言了
。

譬如在

词汇上
，
既有汉语词

，
又有藏语词 ， 有时候表达同一个概念

，
汉语词和藏语词可以并用

�
还有些词是汉试

含璧词
，
即由汉语和藏语的成分互相结合而成

。

例如
“
门帘

” 〔�姐
，
�司��，讯 〕 其中第一个音节是汉

一

�酬门
” �

“
犯人

” 〔�。 ’
��

一

��〕 ，
其中〔 �。 ，

��〕是汉语词根即 “
劳改

” ，
���〕是藏语表示 “

人
”
的词缀

。

不费 一 番辨认的

功失
，

就很难找出其中的汉语成分
。

第五
、

闭锁式移民和孤岛型方言

移民到达新地后聚居在一个较小的地止或内
，
自成社团

，

跟外界的接触交流不多
，
当地人也不介人移民

的社团
。

那么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
，
而与包围它的土著方言有明显的区别

。

这种

移民方言所流行的小块地域在包围它的大片土著方言区中好象大海中的孤岛
。

方言岛上的移民从来源看可

分成两大类型
，
一是军队的驻防或屯垦

�
二是平民逃荒

、

逃难或移垦迁徙而来
。

南方的好些官话方言岛都是属于第一种类型的
，
如福建的南平话

、

洋屿话 ， 浙江的金乡话
�

海南岛的军

话等
。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著名的四川华阳凉水井客家话
， 浙江金族所说的客家话

， 江苏宜兴的闽语等
。

例如处于闽东方言区 �以福州为中心� 包围之中的洋屿话
，
当地人把它叫作

“
京都话

” 。

这种话不仅在

箱音上跟北方话接近
，

在词汇上基本使用北方的词汇
，
甚至还保留北方话中较土的 口 头 词 汇

。

如
“
今儿

个
、

明儿个
、

娃娃
、

耗子
、

唠话 �谈天儿�
、

多咱
、

蚂螂 �蜻蜓�
”

等
。

洋屿话的形成从康熙年间开始
，
当

时清廷为了镇守边防
，
派山海关的汉军旗人移驻福建

，

雍正七年改编为水师
， ’

驻扎洋屿
。

洋 屿 是一个城

堡
，
守军又是清军嫡系的旗营

，

他们养尊处优
，
跟土著的交往不多

，

所以口音和词汇也易于保存
。

现代方言岛的方言跟出发地的方言只是接近而已
，
并不完全相同

。

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

一是新地和旧

地方言长期隔绝
，

各有所发展
，
到了今天面目当然不同

�
二是我们说方言岛的方言是闭 锁 型的移民造成

的
，

也是相对而言
。

移民不可能不跟土著接触
，
因此也难免要吸收当地的方言成分

。

例如南平话就从建饭

话吸收了一些词汇
�

普通话 河边 土 厕所 母狗 蛆妇

南平话 溪边 泥 茅司 狗母 曲姚

建既话 溪边 泥 东司 狗俯 黄媲

第六
、

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

移民从祖辈的大本营大规模地转移到与旧地并不邻接的地区
，
去开辟一个新天地

。

他们带来的方言至

今与旧地方言相类似
，
仍属同一个系统

。

这种板块转移式的移民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比较晚近的
，

最好的例子是今天的闽南话
。 ’

已除了使用于闽南以及与之邻接的粤东潮汕地区外
，
还使用于广东南部

沿海
、

海南岛
、

浙南
、

台湾和海外的东南亚等地
�

各板块的方言
，
除海南外

，

语音系统的距离较近
。

以台

海间语为例
，
闽人大规模入合是南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的事

。
起初以泉州人为多

，

后来闽南

话大本营的其他地区人也陆续渡海移殖
。

至今他们所说的话仍然和大陆上的厦汀话差不多
。

从大陆入台的

移民以闽南人为多
，

其次是从粤东入海的客家人
，

今夭的合弯
，

除桃园
、

新竹和苗栗外
，

其他地呀以闽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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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占优势
。

客家人入台是板块转移式的
，
至今他们的方言与梅县一带客家话还

一

�分相似
。

客家话只是在新

竹和苗栗两县占优势
，
在桃园则与闽南话平分秋色

。

浙南一些海岛上还有闽南话的另星板块
，
最大的一块是洞头岛

，
岛民共寸一万

，
说闽南话的约占三分

之二
，
其次是玉环岛

。

浙江沿海的闽南话往北不超过温岭的石塘
。

这些小板块的转移跟渔业活动分不开
，

据说浙江沿海洋面的捕鱼作业区
，
舟山来的渔民不超过石塘以南

，
闽南

二

长的渔民不超过石塘以北
。

久而久

之闽南的移民及其眷属就在这些海岛上落脚
，
并且世代蕃衍

。

方言学和移民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止上述这些内容
。

现代方 言的某些个别特证 �包括地名用字�还
一

可以

跟移民史实相印证
�
方言学研究对 �几鉴别居民族别���原藉

一

也大有用处
，
方言的历史层次可以反映 移 民的

历史层次等等
。

二
、

方言与地方文化

方言
一

可以说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
。 ·

个地方的戏剧
、

曲艺
、

歌谣
、

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

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
。

当然地方文化还包括人情
、

风俗
、
习喷

、

服饰等方面
，

这些方面的特征有时候也

会反映在方言里
。

方言研究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
。

戏曲史上有些间题光是搬弄文献记载
，
并不能解决

，
从方言人手

，

则往往可以迎刃而解
。

成化本 《 白

兔记 》 编者的籍贯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 白兔记 》 是元明以来所谓
“
四大传奇

”
之一

。
��盯年在嘉定出土的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 《 新编刘知

远还乡白兔记 》 是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
，

它不讲究辞藻
，
章法未经梳理

，
错别字很多

，
刊刻也颇粗疏

，

显

然是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的底本
。

这一刻木包含不少方言成分
，

在前场对白中有一段话说
� “
亏了永嘉书会

才人在此灯窗之下
，

磨得墨浓
，
斩 �蘸�得笔饱

，
编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

。 ”
光看这一段文字

，
对这本传奇

的编者是
“
永嘉 �今温州�书会

珍

才人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
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文章也没有就此提出

异议
。

但是仔细分析它的方言成分
，
我们发现编者不可能是浙南的永嘉艺人

，
而应该是苏州一带的艺人

。

主要理由仃二
，
一是作品中的方言词汇几乎全部是北部吴语

。

例如把
“
爸爸

、

妈妈
、

妹妹
”
称作

“
爷

、

娘
、

妹子
” �

二是通过比较别字和正字的音韵
，
可以看出编者的语音系统是属于北部吴语的

。

例如把
“
长

、

祝
、

籍
”
误写作

“
常

、

嘱
、

极
” 。

编者明明不是永嘉人
，
为什么却自称

“
永嘉书会才人

”
呢� 这有两种可能性

，

一

是南方戏文发源于永嘉
，
永嘉书会当时已久负盛名

，
因而伪托依附

、

以抬高身价
， 二二是可能有外地艺人

参加当时的永嘉书会
。

地方戏与方言关系吸为密切
。

广东的琼剧不来是潮汕地区的高胜倒仲的一 个支派
，
流传至海南岛和雷

州半岛后
，

改用海南方言演唱
，
被称为

“
土戏

” ，
后来又与流入岛内的粤剧融合

，
遂成为琼剧

。

北方的椰

子腔在晋陕交界地带形成的时候称为山陕梆子
，
后来流入关中衍变为秦腔

，
进入晋东南成为

�

匕党梆子
，

此

外还有河北梆子
、

河南梆子
、
山东梆子等

，
无不都是与当地方言

、

民歌和原有的小戏结合而成的新产品
。

汉语方言种类的繁杂是地方戏曲丰富和多样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地方戏曲是用方言演唱的
，
虽然它也吸收书面语成分和某些别地的方言成分

，
但是

‘

已毕竟是以某一地

的方言为基础的
，
一般说来

， ‘

己的听众也只限于该方言地区 �京剧
、

越剧等大剧种例外�
。

所以戏曲地理

常能为方言的叹划和方言间的可懂度提供佐证和参考
。

广东的四大剧种跟广东省境内的方言区划基本重合
。

粤剧自清末以 后才用粤语演唱
，
流行于广东和广

西的粤语认
，
包括香港

。

二三十年代还曾在南洋的新加坡
、

吉隆坡
、

西贡等地流行过
，
因为那些地方有粤语

观众 � 潮剧用属于闽语的潮州方言演唱
，
流行于潮州方言区， 琼剧用属于闽语的海南方言演唱

，
流行于海

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海南方言区
，
广东的汉剧则是客家方言区的主要剧种

。

历史上鸽方戏剧的地理分布也可
以为历史上的方言地理提供线索

。

例如清道光年间温州乱弹戏馆的分布地点超出了今温州方言区
，
北界达

到乐清的清江渡以北地区
。

这说明温州方言区在一百年前应比现在大一些
。 �

各地的民欺是用纯粹的当地方言传唱的
，
但是自 《 诗经 》 以来

，
中国的文坛几为卒人学士所独搜

。

文

学语 言也一概用稚 言
。

虽然也有些歌谣散见 夕历代的文献中
，
在六朝乐府

、

唐断
�

粗司
、

元袖中崔可似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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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方言口语词汇
。

但是终究不能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占相当的地位
。

清末以前用纯摔的方言编纂成

集的民歌很少
。

最著名的首推明末冯梦龙所辑 《 山歌 》 。

这一部吴歌选集共分十卷
，
前九卷是用比较纯粹

的苏州一带的方言记录的
，
最后一卷 《 桐城时兴歌 》 是用兰青官话记录的

。

由于前九卷的方言系统比较纯

粹
，
又有冯梦龙的注释

，
颇能反映当时苏州一带方言的面貌

。 《 山歌 》 是押韵的
，
通过系联

、

排比
、

分析

韵脚用字
，
可以归纳当时苏州方言的韵类

，
进而构拟音值

。

它记录的方言词汇有三百五十个左右
，
其中有

一部分是现代苏州不用的历史词汇
，
如

“
渠

” �他�
、

团鱼 �甲鱼�等
，

部分地体现了苏州历史词汇面貌
，

前九卷共收二百三十七首昊歌
，

包括一千个以
�

�句子
。

分析这些句子可以了解当时苏州方言的语法结构

《 山歌 》 对于构拟古吴语具有极高的价值
。

因为民间歌谣的记录和研究跟方言学关系极为密切
，

所以中国现代方言学研究是五四运动以后
，

由歌

谣的采集和研究揭开序幕的
。 、 �

�时沈兼士在 《 今
卜 、 二

’

汀 了言新趋势 》 文中说
� “
歌谣是 一钟方言的文学

，

歌谣里所用词语
，

多少是带地域性的
，
倘使研究歌 �。

�
� ‘ …

众
’

了
，

了
，

歌谣中的意思
、

情趣
、

音调
，

至少有

一部分的损失
，

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果的第一步
‘

在，��二戈
。 ”
其实缺少方 言学知识不仅

一

育碍于歌

谣内容的了解
，
而且在采集和记录方面 也会遇到困难

。

方言对于某些带有地方性的栽培植物的历史研究也能提供宝贵的信息
，
这是饶 有趣昧的

。

例如革养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江苏
、

浙江
、

广东等省的低洼地环
。

广东方言称荣养为
“
马蹄

” ，

我国出门向

李算商品名称也作
“
马蹄

” 。 “

芋养
”
跟

“
马的蹄子

”

又有何缘� 若仅从汉字字面去解释
，
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

羊养原产印度
，

后来传入中国
。

广州话
“
马蹄

”
读作

。 〔��’�石可面万今 台 语 �古
�

超族语 亨的后裔� 中

水果这一类词的大名是〔��� 〕 ，

即以 〔���〕 前置于各类水果名称
。

如武鸣壮语
�

桃子 〔咖�，呻沪〕 、

野葱果

����，‘���〕 ，

葡萄��血
，��、，〕 、

杨梅果吮山�，���〕 。

又龙州壮语
�

革养��砍
，�。沪�

。

原来广州的 �哪
‘��℃��〕 ��，

的前一个音节源于古台语的仁�����，
是

“
果子

”
的意思

。

而仁��滋勺 这个音节 又是古台语词
“
地

”
的语音遗

存
。 “
地

”
在几种今台语中的读音是这样的

�

武鸣壮语衣
。 �‘ 〕 、

西双版纳傣语〔��内
、

三都水语 〔��内
、

莫语

���约
。

这些语音跟广州的〔�缺内相对当
。
因此

“
马蹄

”
是

“
地下的果子

”
的意思

。

这个�司不仅两个词素

的读音来源于壮语
，
而且前后的置也跟壮语一样

，
即修饰语成分后置

。 “
革养

”
在另一些闽

、

粤
、

客方言中

被称作
“
马葬

” �厦门�
、

马莽 �梅县�
、

麻莽 �永安�
、

马蹄薯 �海南�
，
这些词的第一个音节和广州的同一

系统
、

同一来源
。

前三个词中的第二个音节
“
莽

”
和第四个词中的

“
薯

” 则是汉语成分
。

这四个词都�斟又

台语合璧词
。

在同一个词上反映出不同语言成��的层次重迭
，

先有台语�司
，

后迭以汉语成分
。

三
、

方言地理和人文地理

丁泣方 言地理的种种问泣
，

跟人文地理的关系也很大
，
特别是其中的行政地理

、

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
。

我国有两千多年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严密的地方行政区划
，
其历史之悠久

、

�火 ���之严密
、

管理之有

效
，
都是世所罕见的

。

这是我国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

我们在研究中国方言地理的讨候必 须 对 此 于

以高度重视
。

秦代以 长行政区划的沿革对各地政治
、

经济
、

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
使得一府 �州

、

郡�
�

引勺

的语言
、

风俗趋向一体化
。

特别是唐宋以后府 �州�所辖地域不大不小
，

甘于 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
。

籽

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
，
府治不但是一府的政治中心

，

而且一般也是该膺的经济
、

文化
、

交通的中心
�

府

属各县与府治的密切接触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 方石的特殊之处
，

使各县的方言自觉不 自觉地 ‘勺府治靠拢
。

所以在历史政区界线相对稳定的地区
，
旧府辖境内的方言往往具有强烈的一致性

。

中国 历代 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

承平时代一般百姓都厮守田庐
，
拼读传家

，
安土重迁的观念 卜分深

厚
，
除非有战祸

、

天灾
，
一般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

。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少 有超过本府之外的
。

所以
‘
�二会安

定时期人口远距离流动并不多见
。

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方言地理时不可 不注意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

现代的方言地理
，

若从旧府的辖区 耗看
，
其内部存很强的一致性

。

这样的例子各省都有
。

如上海的�月

松江府
、

江苏的旧徐州府
、

浙江的旧温州府等
。

再如婆源县今属江西省
，
但是方言跟其江西邻县并不属同一

系统
，
而跟皖南的徽州同属一系统

。

因为臀原在北宋以后
，
数百年间一直隶属于今皖南的欺州 �南宋以 、亏

到清代称徽州�
。

长翔的隶属关系促使整掉的方言与徽州相 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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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方言地理学是以同言线为划分方言区的唯 一基础泊
。 “
同言线

”
这个术语是仿照

“
等温线

”
制

定的
。

由同一条同言线圈定的地域具有某一个相同的方言特征
。

几条同言线重合或密集在一起就成为一条
“ 同言线束

” 。

传统上就是以同言线或同言线束作为划分方言汉的界线
。

问题是有些地区的同言线十分离

散
�

不但不能密集成束
，
而且相距很远

。

有些西方学者因此走向取消主义
，

认为划分方言边界是徒劳的
。

我们认为
，
鉴于上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背景

，

在那些政区相对长期稳定的地区
，
完全可以放弃同言线

法
，
而采用我们所谓的

“
历史地理分析法

” 。

这个方法是以旧府作为划分方言区的基本单位
，
选择较多的

项目
，
比较各府之间的接近程度

，
再根据接近程度将各府经过调整和拼合之后

，
组成一个个次方 言区

。

我

们曾成功地用上述方法给浙江省的方言进行分区
。

上述对于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的认识
，
还有助于构拟古代方 言的区划

。

例如宋代的方

言区划
，

文献上并没有直接记载
，
那时各地的方言既无法调查

，
也无法系统地构拟

。

但是我们可以拿现代

汉语方言的区划跟宋代的行政区划作比较
，
找出那些重合的部分

，

然后将这些重合的部分拟测为当时方言

区的部分边界
。

再利用唐宋时代移民材料和宋人著作有关方言的另星记载
，

大致拟测宋代汉语 方 言 区 划

图
。

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
�

现代汉语方言竿
一

层次和第二层次分区的界线
，
有好些部分可以 �也

只能�追溯到宋代的行政区划为止
。

移民和政区这两个因素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有时是 一致的
。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府往往因移民而设政

这
，
或按政区而安置移民

。
今湖南的沉澄流域是属西南官话区的�按笔者的划分法�

，
这是有它的历史背景

的
。

据 《 唐书
·

地理志 》 载
� “
自至德后

，

中原多故
，
襄邓百姓

，
两京衣冠

，
尽投江湘

，
故荆南井邑

，
十

倍其初
，
乃置荆南节度使

。 ”
北方汉人大批移人今湖南的这一地区

。

到宋代
，
荆湖北路的设置又把整个沉

澄流域和湖北南部纳入以江陵为中心的同一政区内
，
极大地有利于推动沉江中上游的开发

。
于是北方方言

也就随着移民和政区的设置
，
从沉澄下游逐渐向中上游推进

，
而遍及整个流域

。

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对方言地理也起重要的作用
。

有时候行政地理与这三者有令人惊奇的重合现象
，

最典型的例子见于福建省
。

福建多独流人海的河流
。

古代福建是以这些河流及两岸的河谷平地作为交通孔

道的
，
同时一条条河流的流域也往往成为一个个经济区

。

每一个流域又大致相当于一
、

二个二级政区
。

这

些政区又大致与现代福建汉语方言的次方言区相重合
。

它们的大致关系可以列表说明如下
�

级 历 史 政

州

� 二 级 历 史 政 区
�

。 云
� �

一一
兴 了匕

交澳
、

两江 中下游

木 兰 澳

泉州
、

漳州

建 宁

晋江
、

九龙江

溪
一

溪建一沙

南剑州西半

邵武军 �略大�

区区区区区
一

区东一仙
一

南
︸
北
﹃

中阂一莆一阂一闽阂

闽 北 富 屯 溪

话 � 网 西 区 � 汀 州 长 汀 澳

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除了上述三大部分外
，

还可以包括
�

方言和古代民族地理
�
方言地名和古代文

化类型 ， 方言借词和古代文化交流
� “

域外
’

方言和中国文化的传播等等方面的关系
，
限于篇幅不能详论

。

“
五四

” 以后中国语言学受美国描写语言学影响很深
，
在描写语言学的某些方面取得了超过西方 的

成就
，
但是在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方面

，

却大大落后
。

现在正是放眼世界
，
从描写玄翻言二学的

园囿中走出来
，
开辟新天地的时候

，

我们待别希望能在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研究方面给中国语言学 增添 新

的血液和生命
。

�本文作者游汝杰
，
����年生

，

中文 系讲师 � 周振鹤
，
����年生

，
历 史地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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